
东西方音乐的共存和个性
——由晋剧说开去

■杨勇

晋剧是我深爱的地方剧种之一，爱爱腔(王爱爱)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委婉的旋律总是让我着迷。然而遗憾的是，

几乎我所有能找到的爱爱腔都由西洋乐器伴奏，甚至传统戏《打金枝》也不例外。更有甚者，在王爱爱舞台生活50年的

大型演唱会上，王爱爱与几十人的交响乐队共同出演，其气势宏大前所未有，然而西洋式和声的共鸣与交响乐队的浑

厚声场使得乡土气息与委婉的旋律大打折扣，而主角王爱爱就像陪衬般“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晋剧戏迷，

我最起码的欣赏权被剥夺了，而被迫把王爱爱当做威尔第的《茶花女》来听。不仅仅王爱爱，梅葆玖先生也有相同的遭

遇，他也曾被拉去给交响乐队“陪站”，演出《贵妃醉酒》。作为京剧戏迷的我，又被迫把梅先生当做威尔第《弄臣》中的公

爵来听!

听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听罢，心里涌出一种危机感。难道中国的戏曲文化就这样被糟蹋了?

一、老舍的启示

一次，和学生聊天，谈到老舍的<茶馆)，里面有个人物叫

小刘麻子，是个人贩子，喜欢洋腔洋调。沈处长同意整修茶

馆，把“好”说成“蒿”，小刘麻子特欣赏，说这样“特别有个洋昧

儿。”老舍有才!寥寥几笔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动的小人物。

“刘麻子其人在警示我们，也帮助我们观察身边的种种‘洋味

儿，”’学生说。

是呀，没错!但如今的刘麻子已经不再是老舍笔下那种猥

琐的形象，他不仅红红火火、冠冕堂皇，还代表主流群体呢!

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全国声乐比赛，项目包括美

声唱法与民族唱法。那时受十年“文革”中样板戏精神的鼓

舞，民族唱法大有改进，已不是民间艺人式的“直嗓子喊叫”，

而变得更为柔和，发声更为“科学”了。记者采访一位智者，他

欣慰地说：“很高兴看到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距离拉近

了。”听罢，我心里一怔，谁向谁拉近呢?

一只双簧管式的唢呐、一个在<春江花月夜>中共鸣的大

三和弦、一部交响性的京剧，哦，明白了!这不正是小刘麻子

的“蒿”吗!这个“蒿”让我们骄傲地站起来与西方音乐齐头并

进了!

我没有欣慰，却增加了一份担，陇。

二、平衡

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等一位学生上作曲课，他晚了几

分钟。进来后说：“老师，对不起，来晚了。”“今天雾霾，路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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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度低，司机都开得很慢。”我说：“没关系，过两天，一阵风就

把雾霾吹散了。”

然后我们就谈起风与雾霾。自然界中不同地区的温差导

致不同地区的气压差，高气压向低气压流动就产生风，有了

风，我们北京人就好过些。这是自然界中的矛盾与平衡。

社会与文化现象似乎与自然界现象很相似，比如：东西方

文化的矛盾、东西方音乐对音乐创作的影响等也都是在矛盾

与平衡之间纠结。如今不仅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面临此问

题，就是原本国粹型的戏曲以及民间音乐也同样在此问题上

受到干扰。

不过雾霾倒是给了我们一点启示：东西方文化就像自然

界中的冷热空气，缺一不可。冷热空气共存于自然界：东西方

文化共存于人类。东西方文化共存，或者具体地说，民族唱法

与美声唱法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才是显示当今世界政治文

化环境健康与否的标志之一。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吞噬是

世界政治文化的灾难，而我们在西洋音乐文化面前低三下四、

主动献身的行为是在寻求自我消亡。如果用“文革”时期的语

言来描绘，就是“投降派。”

三、口传心授

京剧以及评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上党梆子等地方戏

是我长期迷恋的剧种，我经常和学生们谈戏。这学期，我还每

周花一小时给我的主科学生讲传统京剧。京剧与作曲本无直

接关系，且不是我分内的工作，但大家兴趣相投，坐在一起欣

赏，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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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偶然在新闻中听到一则消息，讲的是中国戏曲学

院教学改革去除传统口传心授的教学法而改用现代化教学。

听罢，我心里又一怔，增加了另一份担忧。

西方音乐理论的有量记谱按照数学比例分配，虽具有线

性化思维的逻辑性，但不能精确到除不尽的数。而口传心授

的传统除了可以演绎有规律的数字比例外，还具有另一种观

念，即：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中间只有一条流畅的

线，而没有任何由数字比例划分的点，因此表演者可更细致

入微地体会和演绎自己的演唱和表演。在没有系统乐谱及其

他辅助工具的教学中，师徒的听觉、视觉和心灵的感应与交

流必然发挥到极致。

去掉口传心授的教学法，再引入西方的记谱法和课堂式

教学，会给教学和学习提供很多方便。但辅助工具一多，心灵

上的感受与交流必然会减少，师徒会不自觉地寻求标准化模

式。久而久之，传统艺术的魅力就会在标准化模式中失去个

性，而被麦当劳汉堡包式生产线所代替。

老年间的戏曲大腕以及民间艺人无一不是在口传心授

中敲打出来的。没有口传心授，中国戏曲不可能在上世纪50

年代达到鼎盛。谭鑫培的清润细腻、高庆奎的高亢明亮、李多

奎的苍劲沙哑、河北梆子银达子的柔润清新、山西梆子毛毛

旦的朴实真挚无不让我感动至深。

唉{大腕走了，再也不归了，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心里

的那种失落感就别提了!

没人想天天吃麦当劳的汉堡包!

四、单线条曲美

学生经常问我怎样写民乐，哪些范本可以参考。我说，当

今是民乐创作和演奏的辉煌时代，范本到处都是，就看你喜

欢啥了。但于我来说，最好的莫过于<弦索十三套>，因为它最

能打动我，最能启发我，它是能让我受用一辈子的乐谱。从

1814年蒙古族音乐家荣斋收集整理至今，整整二百年，而早

在二百年前这些乐曲就已在口传心授的传统下流传于世了。

每当我向学生推荐这部乐谱时，我都强调要观察领奏乐

器与其他乐器之间的关系、乐器之间旋律加花的特点及规

律。在单一旋律的基础上产生复杂装饰使得这些乐曲成为世

界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单线条加多层次的作品。每次我翻开

乐谱，那精炼的乐器搭配与旋律线条的交织总是让我心中赞

叹不已。数百年后的今天，它们仍旧魅力十足。

“蛮现代的!”一个同学看了乐谱后这样说。“是呀!”那

就是单线条，完美的、不需任何大三和弦支持的单线条。它的

美是含蓄的，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必须通过心灵才能

慢慢体会到。

它不会衰老的，我相信。

五、搜集民间

一位民乐系同学对我说，她见过农村吹喇叭、拉琴和打

鼓的，都特业余。感到没啥好搜集的，也没啥学的。嗯，她说的

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民间里有本事的人越来越少，就是会，水

平也有限。但能人还有，需要下去找。且民间艺人的范儿与我

们专业的大不相同，他们拉琴不揉弦、不换把位、手指僵硬、

面无表情，甚至还有左手拉弓的反胡琴。但那也应是他们的

“范儿”吧j说来也怪，专业范儿在音准、音色、节奏方面都细

致入微，可缺少个性。民间范儿听起来粗糙，但昧儿在。

听的就是那个味儿!

这些“范儿”里其实暗藏着不少本事和绝活，只是每人就

那么一点点，需要我们耐心广泛地搜集。山西内蒙的二人台、

山曲，陕西皮影、道情，青海灯影，各地的鼓乐、吹歌、道教音

乐等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种类和民间艺人遍布在各地。

“许许多多数不清”是什么概念，7你一辈子都听不完、学

不完!不要说全国范围，就是一个省，都有你学不完的东西，

就看你是否有心去探索。到那时你会觉得，生长在这片土地

很幸运，因为你拥有比别人多得多的音乐供你享受。你最富

有，没人比得上你!

六、学不以致用

这是我教学的理念。

<春江花月夜>中的大三和弦是典型头脑简单的学以致

用，在当前民乐和戏曲中泛滥成灾，形成环境污染。

勃拉姆斯在他第三交响乐第～乐章的前四小节里，玩出

了一个大主和弦与小主和弦的两次激烈碰撞。独到的高招

儿!勃先生太有才了!让我崇拜了他好几天。可这是人家的，

既然人家已经做了，咱们就别再凑份子捡剩儿了。

世上最容易的事之一就是现学现卖，不走脑子。而学不

以致用可真不容易，需长时间磨练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勃拉姆斯生于1833年5月7日，卒于1897年4月3

日；谭鑫培生于1847年4月23日，卒于191 7年5月10

日。他们二人同在这个地球上整50年，从未见面。如果见面，

可能谁看谁都别扭。但在我心中，他们都是地球音乐的顶梁

柱，他们的音乐深深地打动我，让我无限崇拜。也正因为有了

两极分化的他们，这个世界才充满光彩，才更具有适于人类

居住的文化环境。如果我们在西洋音乐文化面前没有自信

心，盲目效仿、盲目追随，那么无论我们的事业再伟大、再红

火，也永远是世界音乐中的二等公民!

分还是比合更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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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卑、自尊与山寨

有一天，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听一个民乐团的演奏，那唢

呐听起来像是没做好的双簧管。

“你的话太损了!”我回答道。

可后来我又仔细回昧他的话，为什么非要是双簧管呢?

而且还没做好?

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样板戏引入西洋乐器后，民乐倍感

压力，人们为自己手中的乐器不能自如地演奏十二平均律而

苦恼，一种无名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在自卑感和创业感的驱使下，大范围的、冠冕堂皇

的乐器改革开始了。一大批活灵活现、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民

间乐器被大卸八块，所有的东西分分合合、拼拼凑凑，西洋理

念被抄袭，最后凑成了众多四不像的山寨乐器。

山寨能找回自己的自尊吗?

如今山寨货很普遍，从身上穿的、手上用的、嘴里吃的，

无处不有。山寨使我们失去起码做人的尊严。

当那些传统民间乐器被肢解、分割、嫁接，最终摆在舞台

上组成一个庞大的乐队时，它们的尊严遭到亵渎，国乐这个

概念也被扭曲。

事情不想也罢，想起来真让人窝心。

八、建议香港中乐团改名

为此，我建议香港中乐团改名为香港中西乐团，因为在

这样一个庞大的乐队中，地道的国乐并不多，那些抄袭西洋

理念而山寨出来的乐器一个个闪亮登台，再加上一排排的大

提琴与低音提琴，这个乐队看起来和听起来都更山寨了!作

为一个在中国文化中生长起来的并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人，

看到这样的组合，我心里深感难为情。

国乐失去了它固有的魅力和尊严，被迫拜倒在西洋理念

及西洋乐器的脚下。

改名为好!

九、还是关于自卑

近日听一位资深老者慷概激昂：“我们要一代一代地努

力，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民族音乐会站在世界音乐的前列!”我

听罢深受感动，与会者们也情绪激动。

可一转眼又觉得不对，难道此话的意思是．我们当今没

有站在世界音乐的前列?不如人家?

不对吧?j过去人家对我们有偏见，但如今，大家慢慢都

明白了，偏见只能显得自己无良无知。谁也不愿意在他人面

前犯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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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千年的路程中，中国音乐一向以自己的个性领

头在先。它就是它自己，就是与众不同。它曾经深深地影响其

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受到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但它

从没有吞并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所吞并。

嘿，还是我们心态有问题!其实大家一直在平分这个世界

的份子，谁也没有看不起谁，而我们却先自我贬低，然后又拍着

胸脯说要大干一场，什么要在将来某时再平分天下。啥逻辑呀!

话说回来，还是自卑，骄傲的自卑!

“自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及他人文化不了解，进而也不

尊重”，一位同学说。

十、一条走不通的路

有人说，胡琴当初就是外来乐器，没有向外国学习，怎能

有现在的胡琴?诸君请好好想一想，当胡琴在几百年前传入

这个国度时，一切都是在平和的环境中缓慢行进，人们世世

代代相传这件小巧的乐器。当初的人们绝没有我们现在的改

革和创新精神，如果有，这件乐器不知要遭到何等灭顶之灾，

我们也只能在出土文物中看到了。

样板戏(杜鹃山>是～部以京剧旋律为素材而创作的音

乐作品，做为一部创作作品，作曲者有理由采用任何独特的、

有创意的手法和风格。但<杜鹃山>代表不了京剧，更代表不

了京剧今后的方向。如果它对京剧有“样板”作用，那么它将

把京剧引向绝路。几百年形成的传统板式、唱腔旋律、乐器伴

奏、锣鼓经等将被西洋概念的作曲肢解并替代，失去传统的

程式化以及流派的传承，京剧将走向衰败。

这种大刀阔斧的革新无论戴上何种崇高和美丽的桂冠，

最终都会以断送京剧的性命为代价。

如果我们真心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就会自觉地用一种敬畏

之心来呵护有灵性、有生命的它。恭恭敬敬地从前辈手里接过

来，再恭恭敬敬地传递给下一代，就像传递奥运火炬的那样。

我们总不能让子孙后代也听山寨吧?!他们不会喜欢，会

骂我们的!

十一、五千年的概念

如果说中国音乐已经走过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在下一个

五千年里，中国音乐还会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但有两个条

件：1．在将来的五千年里，没有巨大彗星撞击地球而导致天

灾；2．当今民乐界、戏曲界及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人士放

下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做事、稳稳当当做人，不作孳、不折

腾，以避免人祸。

杨勇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责任编辑支Ⅱ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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